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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壬寅年，俗称虎年，虎的形象在春节的应节

物品上随处可见。2000多年前，这种盛况也在古滇

国铸造的青铜器上持续呈现。古滇青铜器以写实

见长，社会生活、人生百态、飞禽走兽、花鸟

鱼虫，均以鲜活的姿态活跃在各种青铜器

图像中。古滇国时期，虎是人们生产生活

中真实存在的猛兽，因而老虎也就成为滇人生产生

活器具上常见的表现对象。古滇青铜器上的虎形

象，还寄托了滇人的各种情思。从这些各种不同

的虎形象中，我们也可以窥见2000多年前

滇国的社会历史风貌、人与自然的关系

以及众生百态之相。

说起古滇青铜器的虎形
象，最著名的当然是江川李家
山出土的战国“牛虎铜案”，该
器主体结构是一头巨角隆脊
的“封牛”。它以“封牛”的四条
腿作为器足，“挖平”牛背使之
成为盛放祭品的下曲盘形。牛
尾部攀爬一虎，口咬牛尾，前
爪紧扣案缘，弓身下垂，后腿
蹬立在牛腿上。大牛的足间铸
连横档，前后两横档上，一头
体量稍小的立牛横出于大牛
腹下，造型别致，工艺精美。牛
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标
志性器物之一，闻名世界。

在滇国，虎为百兽之王，
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
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现实世
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
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
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
题的认识与理解。小牛从大牛
腹下步出，与其解释为“母牛
护犊”，不如说是代表着“新
生”，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
牛虎铜案用“虎噬牛”表达了

“死亡”，用“小牛”诠释了“新

生”，巧妙地表达了滇人对财
富、生命与风调雨顺、牲畜繁
衍、国泰民安的渴
求。所以，这是一
曲生命的礼赞，穿
越 2000多年的历
史，周而复始，生
生不息。

虎、牛形象成为滇人
重点表达的主题，显示了
滇人崇虎、崇牛之情。巧
合的是，在 2500多年前
的波斯帝国遗址众多浮
雕中，也有“狮子噬牛
图”，一头狮子扑噬牛的后
臀，牛前腿扬起，回首做惊吓
状。这是波斯波利斯浮雕艺
术的典型代表。波斯民间认
为狮子咬牛代表了旧岁结
束、新年开始，这一题材还可
能与波斯历法有关。相距万
里，古滇国与波斯竟然在艺
术构思上出现了难解的相
似性，不仅让我们感慨造化
之奇妙，也不由思考“南方丝
路”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各种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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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扣是我们生活中常
见之物，它是皮带的一个组成
部分，在古代又称带卡、带铰、
扣绊等。晋宁石寨山墓出土过
一件西汉时期银错金镶石带
扣，我们称为“有翼虎银带
扣”。该带扣银质，上有弧形空
槽以引带，有带齿以扣孔，其
结构与今天我们使用的皮带
扣相似，使用锤碟工艺形成突
起的虎纹装饰，虎肩肋部有双
翅，虎目镶嵌黄色琉璃珠，虎
身还使用绿松石小珠子和金
片等镶嵌装饰。有翼虎的右前
爪持一枝状物，身后山石、卷
云作缭绕翻腾状。“如虎添翼”
是我们常用的成语，不料
2000多年前的滇文化中会出
现如此生动的例证。我国古籍
《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曾记
载有食人凶兽“穷奇”，其状如
虎而有翼，形状与这件银带扣
上的动物也很吻合。

石寨山出土众多文物中，
银器为数不多，有翼虎银带
扣工艺精湛，错金工艺、镶嵌

琉璃、绿松石等多种“宝
石”的装饰手法也很特
殊。据考，这种在动物身
体局部布置凹叶纹以镶
嵌宝石的方法，出自西伯利
亚地区，为斯基泰人的动物
纹饰所特有。带扣为游牧人
所习用，有翼虎前爪所持的

“三株树”也体现出典型的西
亚文化特征。所以这件有翼虎
银带扣应属滇国的外来之物。

官渡羊甫头墓地也出土
过一件与虎有关的金带扣，主
体纹饰为龙纹，龙头下方还有
一小虎，张口呼啸，憨态可掬。
欧亚草原考古学者郭物先生
认为，汉晋时期中央政府通过
规定龙、天禄、辟邪、虎等瑞兽
的类别及等级的措施，强化汉
王朝的权威。这些带扣也赐予
汉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高
级贵族和官员，中国包括周边
地区出土的类似带扣，大多数
应当是中原王朝官方作坊设
计和生产，并由中原王朝最高
层馈赠的政治信物。

在自然界中，虎为百兽
之王，所以它经常以“胜利
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场合，
如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虎噬猪铜扣饰”，一野猪张
口奔逃，老虎从后方飞跃其
背上，噬咬猪脖颈部分，表现
手法犹如动画剪影般可爱，
透露出的却是胜利者对失败
者的残酷。

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虎牛搏斗铜扣饰”略有不同，
本来兽中之王——老虎在与
牛的搏斗中应该占据绝对的
上风，相对孱弱的牛总是被凶
恶的老虎猎杀，而在这件扣饰
中，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
它并不甘心于失败的命运，以
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
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
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牛也
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两
败俱伤，玉石俱焚。这种弱者
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
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
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
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
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
象的联想。

作为滇国权力、地位、财
富象征的贮贝器上，当然也

少不了“虎牛搏斗”的身
影。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一件束腰筒形贮贝器

很特别。该器为虎
耳束腰筒形，下方

四虎爪为器足。器盖中立一
株无叶之树，树枝上有两猴、
两鸟，树下是二牛一虎的惊
魂搏斗，贮贝器的器耳也由
两头咆哮的猛虎组成。器盖
上一虎绕树奔跑，左后腿已
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仅前
爪着地，后腿腾空。显然，兽
中之王在与二牛搏斗中处在
了下风。树上两猴，一抱树瑟
缩，另一猴半立，四顾欲逃，
两只飞鸟在残酷杀气催逼
下，振翅逃离现场……贮贝
器的器盖以动物搏斗场面的
瞬间定格，为我们展现了虎
牛搏斗的精彩过程，并预示
了事件的结局。工匠用戏剧
化的场面折射出人间生活的
内涵，作为“兽中之王”的老
虎反在与牛的搏斗中成为失
败者，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
一种讽刺。对于“国之重器”
而言，能用如此自由活泼的
手法去表现，迄今也仅此一
例，弥足珍贵。

另一件晋宁石寨山出土
的“三虎背牛铜扣饰”——一
头成年老虎身背一头捕获的
峰牛，昂首阔步地归家，它的
身旁还有两头稚气可爱的小
虎绕膝承欢，似乎在为父亲的
勇猛而骄傲，又为自己即将享
受的美食而垂涎。这种别出机
巧的构思和拟人化的表现手
法，营造出浓浓的和谐与温馨
的家庭气氛，为他处所无。

虎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第45
号墓中就发现了蚌塑龙、虎图
案，距今已有6000多年。

虎的形象在滇文化中可
说无处不在，生产、生活、战
争、祭祀相关器物中都有虎
的身影出现，滇人猎虎、斗
虎、缚虎、祭虎，形成了一套
相对完整的“虎文化”。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00多
年前，滇人就已经有“斗虎”
的娱乐活动，与古罗马“斗
兽”之俗非常近似。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一件
四人猎虎扣饰，记录了 2000
多年前一次滇人猎虎的事
件。该扣饰中 3人手扶虎背，
神情轻快，目视前方，显然是
猎虎的胜利者，而另一人则
侧倒在地，已经命丧虎口。作
者想表现的是猎虎过程中一
人丧命，剩余三人终获胜利。
将两个在不同时段发生的事
件凝固在一件扣饰之上，在
一件扣饰中既塑造出胜利者
的志得意满，又同时塑造失
败者濒临死亡的悲惨命运。
从虎伤人到最后被制服，这
两个场景被巧妙地统一在一
件扣饰中，还有两条猎犬也
为“猎虎”作出了“贡献”。

晋宁石寨山出土过一件

刻纹铜剑，上面的图案展现
了滇人“斗兽”的精彩一幕。
该铜剑刃部两面均刻一手持
短剑的滇族男子与一种头部
如水獭形状的虎身怪兽相
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兽尾，
张口欲噬。怪兽自头颈以下
与老虎无异，有爪，身带条形
虎斑，长尾，但头颈以上花纹
一改虎状条形而呈点状，头
部细圆，小耳，吻部突出，类
似水獭。滇人为我们描述的
是否是一种曾经存在，但早
已灭绝的怪兽呢？或者它们
仅是巫术思维下对“老虎”的
想象产物。

李家山另外一件“战国
缚虎人物柄铜剑”为我们提
供了滇人斗虎、缚虎的佐证。
该剑出土时定名为“矛”，因
无法装柄而改定名为“剑”。
剑柄有一面为浮雕图案，上
端是一人缚虎成功，手持绳
索做胜利状（原报告为刺
虎），下方有三人用绳子缚
虎，接近剑刃部分有人虎搏
斗，一人被老虎扑噬的图
案。铜剑柄上的浮雕虽然体
量微小，老虎、人物仅数毫
米大小，但细节表现生动，是
失蜡法铸造的杰作，其内容
更足证滇人有“斗虎”“缚虎”
之习俗。

滇人不仅“斗虎”为乐，
而且还豢养猛虎。

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诅盟铜贮贝器”器盖上，有
一滇人坐在器盖边缘，身旁
是一头拴在矮柱上的老虎，
绳索环绕虎颈一周而系在柱
子上，老虎右前足举起，前方
还有一条充当其食物的死
狗。滇人右侧还有另一人，身
旁矮柱上拴一豹子。“诅盟铜
贮贝器”表现的是滇人祭祀
的重要场合，在祭祀集会之
际，人们也乘机互通有无，达
成商品交换流通。虎、豹在此
都是滇人贸易的对象，一旁
还有饲养孔雀者。这大概也
是最早的“动物市场”了吧。

“诅盟铜贮贝器”器盖上
有立柱，柱顶原有一虎，可惜
已经残缺，但同地出土的“杀
人祭柱铜贮贝器”器盖上完
整地向我们展示了滇人崇
虎、祭虎的具体内容。该贮贝
器器盖中央有一立柱，立柱
顶端上立一虎，柱身蟒蛇缠
绕，柱础还有一似鳄鱼、大鲵
的怪物盘旋。这是滇国祭祀
的一个重要场景，工匠用巧
夺天工的失蜡法把它记录下
来，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滇文
化最真实的“史料”。在这件
贮贝器器盖上，一位滇人贵
族妇女正在主持一次祭祀活
动，很可能与春耕有关。而祭
祀的位置，就是“立柱”为核
心，围绕立柱，滇人进行祭
祀、贸易、娱乐、处罚犯人等
活动，颇似于近代云南一些
地区的“赶街”。在宗教祭祀
场所，立柱往往代表着“人
神沟通的阶梯”。它同时还
是古人用来判断时日、方位
的圭表。

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都
广泛存在。远古时代，人们出
于对神的恐惧而产生崇拜，
并进行一系列的祭祀行为。
但神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崇
峻的山峰、巍峨的大树都因
为接近“天空”而被人们认为
是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
因而产生了山崇拜、树崇拜。
随着人类社会从大杂居向小
聚居的发展，“神山”“神树”
不再随处可求，于是用新的
替代品就促使“神柱”崇拜应

运而生。换言之，“祭柱即祭
树、祭树即祭神”，上古时代，
天神、神山、神树、神柱是多
位一体的。

盘柱之蛇明确标示了
柱的“神圣性”。在我国古代
神话传说中，蛇往往与“神”
相联系，神山、帝陵等都有
蛇拱卫，操蛇者都是“神”。
《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夫
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
状人身而手操两蛇”。“愚公
移山”故事里的“操蛇之
神”，可能也就是从此而来。
柱础的鲵鱼纹与神话传说
中黄帝“人面蛇身，尾交首
上”的形象类似，表明了此
祭祀柱亦具有土地神与水
神的神格。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器
盖柱顶的虎，昂首翘尾，虎口
大张作呼啸状，神态威武，处
于最高位置，所以在整个祭
祀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它
是死神，同时也是生命之神
的象征。《山海经·大荒西
经》中记载，西王母形象为

“豹尾、虎齿、有文有尾、穴
居、善啸”，其原形也是虎。
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
残”的死神，又身怀“不死之
药”是生命的象征，也因此
诞生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
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
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
有丧，无以续之。”在滇国的
祭祀中，高塑虎神的形象以
求其对死者的荫庇，赐予死
者新的生命。滇国铜鼓上的
巫师，也有身披虎皮、豹皮
舞蹈的形象，可见虎崇拜在
滇国的盛行。

在虎的身上，寄托了古
滇人复杂的情感——既畏惧
其凶残，谈虎色变，又希望能
如虎般勇猛无敌，虎虎生威；
既把它作为死神、生命神高
高的尊崇、祭祀，又把它作为

“豢养”的对象，进行交易；既
崇拜其山林之王的权威，又
无畏地与之生死搏斗……在
爱恨敬畏的诸多矛盾中，古
滇“虎文化”绵延不绝，
流传千载，成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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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动物搏斗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
四人猎虎

江川李家山出土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立虎牛銎戈（局部）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虎形金饰片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有翼虎银带扣


